
我小时候，年三十的前一天，

妈妈从红油漆躺柜拿出一卷纸质

年画，打开它，一股淡淡的油墨香

味顿时溢出，画上那五颜六色的风

景或人物与家里窑洞白泥墙，红炕

围形成鲜明对比。用明晃晃的图钉

将年画固定上墙后，家瞬间仿佛富

丽堂皇起来。年画传统图案有富贵

牡丹，鲤鱼跃龙门，红梅报春，喜庆

丰收等，古典的有八仙过海，刘海砍

樵，刘海戏金蟾，八姐九妹，西厢记，

红楼梦，穆桂英挂帅等。现代的有红

灯记，红色娘子军，开国大典，挥手

之间，主席在延安等。这些年画构图

丰满，线刻精工细腻，上色丰满艳

丽。取材广泛，寓意丰富多彩，为我

们一家的年生活添加了不少欢乐吉

祥的氛围。后期，家里的年画变为光

亮如鲜的油画，增加了不少现代元

素，却少了那份浓浓的年俗风情。

剪窗花、贴窗花是准旗农村过年

时盛行的民俗活动。春节期间，妇女

们剪窗花不仅能装饰自家的简居，同

时也是一种民间艺术的竞技与展示。

窗花除留给自家贴用，还送给亲朋好

友。不论是缝衣裳，做鞋垫，纳鞋还是

剪窗花。农妇们人人都有一手绝活

儿。这些艺术的灵感和熟练的手艺均

来源于长期生活的实践体验。

小时候，看大人们剪纸贴窗花

是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在平时，家

庭主妇们在农村赶集时，会选一些

五颜六色的手工纸，本地人叫毛帘

子。然后剪一些寓意吉祥的窗花存

起来。进入腊月二十几，粉刷过家

后，全家人会把剪好的窗花贴在木

头窗格上，上面再糊一层老白纸。

过去农村窑洞的‘窗户眼’多为一

小格一小格，窗花因此不会太大。

母亲健在的日子，每年农历新

年，我家桌上总有口感好吃的糯米

圆子。它不只是味蕾的享受，更洋溢

着过年的喜气，滋润着甜蜜的日子。

老家地处南方水乡，江南人的习

俗就是过年时每家每户都要做些糯米

圆子。做圆子过新年，上世纪六七十年

代非常流行。大年三十吃完年夜饭以

后，也是母亲最忙最辛苦的时候。那时

候，母亲会做很多的又糯又滑的圆子

给我们吃。如青圆子、黄圆子、白圆子

等。形状虽说不上花样翻新，却也各有

各的款式；既有圆形的，也有花形和长

形的。我知道，母亲喜的就是这份忙

碌，图的就是这份团圆。

做圆子要花好多天准备。原料以

糯米为主，一进腊月，母亲就会去粮

店精心挑选糯性强、口感细腻的本地

糯米。腊八节后两三天，在磨粉之前，

先将糯米浸泡淘净并晾干，这是很重

要的环节。母亲说，米要泡得好，米粉

磨得细腻，做出来的圆子才会爽滑。

做圆子馅心是母亲的一绝，是挺费工

夫的手艺。母亲说，圆子好不好吃全

靠这口馅料。甜的，母亲用红赤豆浸

泡半天后放锅里煮烂，趁热把黑芝

麻、豆沙用匙子压成茸，再用橘皮、红

糖拌匀，还有黑芝麻馅放猪油，更香；

咸的，母亲先是剁点肉馅，再把冬笋、

香菇和小葱切碎，加油、盐、料酒，拌成

风味独特的冬笋香菇肉馅料搁一边。

馅料拌好后开始制作糯米面团

了。雪白的米粉堆在一张大竹匾里，

在老旧的八仙桌上，父亲卷起衣袖，

将早已磨好的糯米粉倒入洗脸盆，

添入少量的粳米粉，用开水适量掺

合，一边加水一边揉面团，这可是个

力气活，将原先松弛的米粉团直至

揉成极富柔韧性的糯米面团，揉成

长条，并平均分割成诸多小块。那

时，我也会搭把手一旁帮衬揉。

待一切准备妥当，母亲就开始制

作圆子，只见母亲手上沾些油水，取

一小块面团揉圆，压扁，捏做一个空

心的半圆球的形状，夹取一小筷馅料

放入，再用手一点一点捏着转，收口

向上包好双手搓圆，如是包上咸馅，

还要专门捏出一个尖儿，吃时就容易

分辨。然后一圈一圈地整齐陈列在大

竹匾内，样子很是好看。既悦人眼目，

又诱人食欲。一旦馅心料用完时，就

直接做成实心卷圆子。母亲说，做圆

子也有诀窍，馅儿包进去时，要将周

边捏好，不能漏馅，然后开始搓。搓要

轻重适度，重了，易搓破，轻了搓不

圆。这时候，我们兄妹显得特别兴奋。

也拿起糯米粉团，学着母亲的样子模

仿，但怎么使劲都做不像样，于是干

脆捏成小鸡、兔子等小动物……

摆入蒸笼上锅。等柴火蒸十多

分钟之后，母亲将热腾腾、香喷喷

的各色圆子端上来，一股诱人的清

香扑鼻而来。我们兄妹三个便会像

小鸡一样分别从各处聚拢过来，吃

着糯糯的圆子，在欢笑声中享受着

母亲带来的美味。我趁热将豆沙芝

麻圆子一口咬开，馅仁的猪油酥甜

与糯米的糯香一起在舌尖上蔓延，

带着微黏的韧劲一起，慢慢滑下喉

咙。真是糯香爽口。吃着母亲做的

圆子，我觉得过年真美好。母亲除

了将剩下的圆子存放在家中，预备

节日期间享用外，还会分送给左邻

右舍品尝。母亲说：新年里吃了圆

子，一家人都会如圆子一般团团圆

圆幸福美满。

糯米圆子本就不是平常圆子，

经过母亲这番精雕细琢成了美食，

更加有了个性和不一样的年味儿。

可惜母亲离世已二十多年了。随着

母亲的离去，糯米圆子再也没有在

我家新年的餐桌上出现过。尽管如

此，每年过春节的时候我仍然想念

母亲做的糯米圆子……想到那时的

炉烟袅袅和温馨，心里不由袭来一

丝怅触，似乎年味也有了点缺陷。

生命里，有许多的向往热望，

一如春节，就是把那些故去的亲人

聚拢于记忆里取暖。时光虽然带走

我的年华，却把沉甸甸的往昔留在

了我的心底，成为了永久的眷恋。

新年到了，在与亲友们举杯推盏的

团圆时刻，我有一份淡淡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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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
特刊

那些年咋过年

图案有三阳开泰、喜庆丰收、龙凤

呈祥、喜鹊报春等。后期，一种从山

西河曲或偏关等地过来一种印制窗

花，图案丰富多彩，主妇们有了更多的

选择。正头半月里，村妇们在串门时，

要是看见别家的窗花好看，还会问人

家要上样子，明年试着剪剪。

在准旗农村，不论是住人的门窗

还是牲畜圈门，都要在大年三十这天

全部贴上大红对联。主门的上方要贴

小贴子，内容多为抬头见喜，出门通顺

的吉祥词。山药窖，鸡窝，草房，炭窑，

驴车等小型场所一张横联（本地人叫

横躺子）搞定。过去的春联基本是用墨

汁所写，红底黑字，喜气洋洋。这些春

联可以是家里的老人自己书写，也可

以是村里书法好的人来代写。记得过

年时，我家聚集一批人，人们拿着大红

纸张，都是来要我们给写对子（联）的。

哥哥展开书写摊场，一写就是一上午。

过去贴春联不仅是一种喜庆的活动，

也是民间书法工艺的一种展示，具有

强烈的个人情感。就像我家的春联就

出自家人之手，包涵着家人的祝福。

大年三十早晨，天还蒙蒙亮，此起

彼伏的炮声淡化了雄鸡的报晓，村里，

家家户户都在忙着做接年捞饭。

母亲把少量的大米和当年打下

的金黄小米放进开水锅里，待两种

米煮至米花散开时，用笊篱捞于白

白的柠条编织的笸箩中，上面点缀

一粒红彤彤的大红枣，也有的人家

放麻钱或硬币。

年三十捞接年捞饭，是老祖宗给

我们留下的传统风俗, 是一笔宝贵的

饮食文化遗产, 这盆捞饭据说有这样

的寓意：人以五谷为天。庄稼是农民

的孩子。对于农民，古老的春节与其

说是休闲快乐，倒不如说是借助它举

行祈祷庄稼丰产、丰收的盛典。年三

十接年饭，其实就是农民的祈年饭，

感恩与怀念饭。农村的接年捞饭一

捞就是一大笸箩，足够一家人吃上

几天。据说，这是预祝来年五谷丰

登，有饭吃、有衣穿，赢得了一个“年

年有余”的吉祥好兆头。这样的两米

子饭，俗称“接年饭”。

母亲用炭火，铁锅，熬出来的接年

饭，总是给人香喷喷的味觉。喝一口米

汤也是甜盈盈的。再就上一盘浓郁的

地道风味的绿豆芽，简直就是一种享

受。此时，门外又传来炮声一阵。一家

人沉浸在欢天喜地过大年的幸福氛围

中, 此时，父母一年的劳累和千辛万苦

的操劳,全部随着麻炮的炸响,飞到了

九霄云外。

往日情怀

文/刘海元

糯米圆子年味香

非常记忆

文/林丛中


